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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拉拉社区口述史  

 
同语于 2009 年 2 月开始策划北京拉拉社区发展口述史项目，同年 6 月正式启

动，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共采访社区活跃人士 38 人，考察了 9 个民间小组和

活动空间。从 2016 年 9 月开始，同语固定于每周三推送个人口述故事，这一

次，我们将把目光转向北京拉拉社区从 1990 年代中期开始的二十余年间的发

展，试图通过重要的事件、个人与时间点来拼接出北京拉拉社区、组织与运动

发展的大致脉络。从 5 月 24 日开始的五期每周三的推送中，我们会着重介绍

2004-2007 年间北京拉拉社区的运动化与组织化发展过程。今天的文章要为大

家介绍的是北京拉拉沙龙故事。 
 

 
 

北京拉拉社区历史发展脉络  

1997 年以前：同志社区的萌芽 

1998 年至 2003 年：拉拉社区的独立与发展  

2004 年至 2007 年：拉拉社区的运动化与组织化  

2008 年之后：挑战与转型  



北京拉拉沙龙 

 

对于北京乃至对中国大陆来说，发生在那个“最疯狂”的 2001 年的女同

性恋文化节事件，对整个大陆女同志运动的发展无疑是一次阵痛。而在

那之后的几年里，北京几乎再没有出现过任何带有社会运动性质的小

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 2004 年。实际上，就在那一年，当美国的

“华人性别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Tongzhi Studies），一个由同志

运动积极分子建立的、期望从学术途径切入和关注大陆同志运动和同

志研究的组织，试图资助一部分中国大陆的男女同志前往香港参加当

年的华人同志交流大会（前面已经述及此会）时，却发现连找到几个

女同志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据当时负责这件事情的闲回忆：  

 

闲： 

（2004 年的性/别研究中心）正好有一笔钱，可以资助大陆地区。我负

责那个项目。后来（我们）就发现，大陆男同志特别特别多，在 2004

年的时候就（已经有）非常非常多小组——几十个，可能，好多城市都

有。但是女同志，居然就找不到一个！因为当时我们的资金可以资助

20 个人去，然后我们是想 10 个男生、10 个女生这样一个分配，然后

男生就有好多好多人，我们得挑；然后女生，我们就找，根本都找不出

来 10 个人。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如今为我们所熟知的名字——北京

拉拉沙龙，却在 2004 年的年底“横空出世”。在今天的人看来，这或许



多少增加了沙龙的传奇色彩。而这一段传奇的背后，却是作为沙龙的

主要创建者——闲和安可的一段曲折的故事。  

 

作为早年就参与北京同志活动、并在北美留学期间参与建立“紫凤凰”等

女同志小组的积极分子，闲在 2004 年回到了中国。实际上，当她还在

美国负责华人性/别研究中心项目的时候，闲就被当时中国大陆蓬勃发

展的民间运动触动了。 

 

闲： 

（当时）我看到男生那么多，因为包括从这个项目我就发现，中国近几

年的民间运动就是有了一个蓬勃的发展，有了非常多的契机。所以，不

仅仅是经济，不仅仅是一些观念，包括这种公民社会运动也有了一个机

会。当时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女同志似乎还没有这样一个机缘去行

动，或者说还需要一点催化剂什么的，而它会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在 04 年的时候，我意识到，我觉得如果有什么人、什么样的一些

力量，能够在这个时候做一些事情的话，女同志的社区的潜力会被激发

出来。而从我在国外的一些经验和了解，其实在同志运动中，女同志的

潜力是非常大的。…… 

 

有人说，其实女人更关心社会议题，……就比如美国的民主运动的时期，

就比如黑人民权、妇女运动，好像包括和平、就是反战，还有环保什么

的，女性的参与都是非常强烈的。就是说，女性好像更关注与一些所谓

的社会更公平一点、或者说更和平一点的这些议题。……而女同志呢，

其实女同志是女人，女同志又是更被压迫的女人，……除了别的女性被



压迫的议题，她还有性倾向的这种压迫，而女同志一般在某种意义上

会觉得更加激进，会有些女同志，就是因为这些压迫，她会有更强烈

的反弹，她会有这种更强烈的欲望去改变这个社会不公平的地方。…… 

不管怎么样，女同志，确实我知道是有这样的很大的潜能的。所以，后

来在 04 年，我也是在决定自己要干嘛的时候，后来我决定回国，……

回国要做一些事情，当时我是做了这么一个决定。  

 

在做出回国为大陆女同志社区“做点什么”的决定的同时，闲也为自己制

定了一个“远景规划”，以及更重要的，一个如何着手开始工作的近期目

标。 

 

闲  

 
 
 
 
 



闲： 

刚开始回国的时候想过（规划），我当时给自己的计划是 2 年到 5 年，

就是：2 年的时间把社区给它弄活跃，就是有很多人能出来做工作、做

活动。然后 2 年之后，我会做一些社会上的一些议题，然后再做个 3

年。就是 5 年，这个在社会上的议题也会打开，就怎么说，打开一个

局面吧，很多人就会出来做。那我就可以去做点别的感兴趣的事儿啊，

什么的。具体什么感兴趣的，那时候也没有想，那时候只规划了 5年。…… 

 

我是 04 年 9 月份回来，然后就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就像你做研究要做

很多准备工作，才能制定你研究的具体计划，那我也很清楚，你要做点

什么也不是你贸然做点什么，你要了解你所处的环境、你的对象、你的

朋友是谁、你的所谓的反对者又是怎么样的状况，就是要知己知彼。所

以，我开始几个月就感觉就跟一个研究者似的，会去拉拉所在的地方，

任何的地方，然后去了解、去尽量多认识人、去跟她们聊、去了解她们

的需求。 

 

对于 2004 年的北京拉拉社区来说，几乎不存在任何现成的组织框架

或者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推动这个社区和女同志运动的发

展，最重要的因素无疑是“人”。但就是这样一个寻找“人”的过程，却充

满了困难与波折。  

 

最初，闲找到了她在出国以前就曾有接触的一些“运动前辈“，试图听取

他们的意见，并通过他们看看能不能联系到有可能与自己“志同道合”的

人： 



闲： 

刚回国的时候，就是有不同的人介绍，张北川啊、万延海啊，他们有人

介绍的。其实刚回来的时候，在女同志方面得到的信息还是很负面的，

因为很多人就说，原来在北京做的女同志这些（人），也有很多问题，

致使很多人对这种同志运动都很失望，就是很难做，又有很多问题。

所以，很多人都建议我不要做这个运动；就是劝我说，可以做些别的运

动，就是艾滋病啊比如什么的（笑）——因为艾滋病从 NGO 的角度来

看，也是很有潜力的一个方向，男同志也很活跃的——但是（做）女同

志（这块）没有一个鼓励我。  

 

尽管没有获得很多鼓励，闲还是尝试自己从社区内部挖掘和寻找一些

可能的力量。然而这似乎也并不容易。闲在回国后不久，就开始清楚地

认识到存在于北京拉拉社区内部的各种阻力：一方面，虽然她接触到

一部分对同志运动比较积极、并愿意参与到运动中的人，但是这些人

在理念和能力上似乎与闲所想象和希望的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  

 

闲： 

（当时）我接触了一些人吧，她们还真是没有对女同志运动的概念，所

以也不知道在干嘛，她说她要做，但是后来接触下来，就觉得这个人，

其实也挺不靠谱的（笑）。另外有的人，他们好像彼此之间会诋毁。然

后，我因为谁都不认识，我也搞不清她们（相互）诋毁的原因是什么，

是个人恩怨啊，还是合作不愉快？不愉快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也不

知道。后来我的策略就是，我每个人都接触接触，然后看看呢，我想做



的东西和哪个人……理念会比较相近。然后我会选择我的合作伙伴。但

是我尽量就是她们让我帮忙参与的，我也都会帮忙参与，但是有些底线

——我可能还是只会做公益性的，不是商业的。因为有的人，我后来发

现，有些人是想做商业的活动，但是我本身对商业太不感兴趣了，然后

也不是我想要做的么。所以，那一些认识的人，后来也都没有继续合作。 

 

当时也有通过万延海和一些男同志的介绍，去认识一些比较激进一点

的、敢去做一些活动的女同志。但在 04 年我接触的一批人中，我觉得

大家对社会运动的想象完全不一样。有的人就会想得挺逗的，她确实

想做一个活动以此为她的事业，但她想的事业，比如说有的人从商业的

角度，她想做一个会所，然后她可以（营利）。（访谈员：就是乔乔吗？）

哦不是乔乔，乔乔她是做酒吧的，其实我对乔乔还是挺欣赏的，但当时

我接触的那些人，我是谈得很清楚我是会做非营利的，我是会做社会

运动这种致力于社会变革怎么样的，我会谈得比较清楚。当时找合作

人的时候，有的人她不是很清楚，她也想做，但是她想将来发展成一个

商业运作的、然后能成为一个企业的，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

好，因为同志商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领域，但是因为我不认为我自己会

做同志商业，所以我们只是合作并没有真的在一块做，所以很难。  

 

另一方面，对于大多数只在网络或者酒吧现身的拉拉而言，无论是比

较年轻的，还是更为年长些的，参与同志运动对她们来说，如果不是

“充满危险”的，至少也是件看起来遥不可及的事情。  

 
 



闲： 

我 04 年回来吧，当时接触的一拨儿人，我个人感觉，对做 NGO 的工

作还是有一定阻力的。因为要不就是小孩儿，她们只喜欢、可能感兴趣

的就是去酒吧喝酒，看漂亮女孩子、谈恋爱什么的。那我认识的年纪大

一点的，可能 30 岁左右的，有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的，她们对做运动也

不是很感兴趣，因为对她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挣更多的钱，你知道吧，

跟异性恋没什么区别，要有房有车，要过经济上稳定，情感上也稳定的

生活。反而，那她想在情感上稳定，她不想参加太多的社会活动，怕女

朋友认识别的更多的人，可能会影响她们的关系（笑）。对她们来说，

这种人做女同志运动，把这种议题一摆到社会上来讲，对她们来说更危

险。她们就是，原来别人也不知道她是女同性恋，她们就……（访谈员：

暴露了？）对，（所以参与运动）她们不会有太多的获利。反正我刚开

始接触的一些人，就是这样的想法。  

 

我原来认识一些北京的拉拉，后来跟她们吃过一次饭，然后发现她们完

全不是做运动的人。因为她们就是典型的、和我在美国看到的留学生一

样——就是大部分留学生追求中产阶级的生活，就是有房、有车然后有

女朋友，过上幸福生活——这也无可厚非，就是非常自然。但是这样的

人，是很难去（做运动的）。我觉得这样中产阶级的人，自身是很难去

追求社会变革的。但是就像那天那人说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就是下

一代们，他有时候会反省这种生活方式，然后他会去追求，就说他会去

追求变革。当时我遇到的这些人，很难说她们的父母是中产阶级，而是

她们自己有可能变成中产阶级，所以相当多的人，就比如说白领，或者



追求变成白领的，然后她不会关心社会和政治化，她觉得社会和政治化

其实对她的身份会是一个威胁，因为可能会妨碍她的工作、更好的工

作、或者更高的薪水怎么样的。所以她们有的人甚至会很反政治、反社

会运动，她觉得搞什么搞，怎么样的。  

 

运动前辈们的质疑，“缺乏运动概念”的积极分子，还有大多数根本缺乏

参与意愿的拉拉，面对这样的情形，闲决定先从参与拉拉社区的活动

开始，慢慢尝试与不同的人合作，并在这一过程中寻找有可能与自己

抱有同样想法的人。  

 

闲： 

所以后来我就想，你别说，做这个东西可能还真是需要时间的。你还是

要去寻找更多的人。后来的合作者，就是我原来也根本不认识的人，后

来一点一点在北京慢慢寻找，慢慢认识。我后来又认识了很多人么，就

是从这些人中，我觉得要去挖掘一些我觉得（和自己的理念）比较相似

的人。 

 

比如 2004 年，闲找到了她在国外时认识的、当时国内最大的拉拉网

站之一“花开的地方”的站长，上海的想起，并请想起帮忙推荐一些人。

据那时还在“花开的地方”做版主的追命回忆：  

 

追命： 

因为 04 年 10 月，我正好去了一趟上海玩，就顺便见了一下我们的“老

大”想起。想起就跟我们说，有一个某某人（指闲）现在回来了，想做



一点什么事，请她帮着联系。我不是正好也是在北京吗？然后她联系的

这些人，就可能跟闲见个面，然后看能不能一起做什么事。 

 

 

2003 年花开网站的页面  

 

此外，闲也积极地与一些在北京的女性主义者们展开接触和交流，并尝

试组织一些拉拉与女性主义者共同参与的讨论活动。而在这样一个些

许漫长的“寻找”过程中，最为丰硕的成果之一，便是北京拉拉沙龙的诞

生。 

 

闲： 

后来第一个合作伙伴就是安可，做沙龙的安可。然后我们就一起做了一

个沙龙。（访谈员：和安可是一拍即合的吗？）也不是。当时介绍人就

一起谈，然后每个人都会谈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那时候我发现，反正

这些人中有的人她们原来就认识，可能原来也合作过，但是好像彼此意



见也不是那么一致。而且我听到一些警告（笑），一些非女同志的警告，

说女同志这块做不出来。当时是有一些人，我就觉得跟安可的合作还

是我比较想做的。然后安可行动也挺快的，所以我们就一起做了这个

沙龙。 

 

实际上，在 2003 年间的北京拉拉社区也曾经有过一个类似沙龙的下午

场，那是由一个名叫 apple 的拉拉在雅秀路附近的一间 GAY 吧里面做

的，总共大约持续了有半年时间。据曾去过这个下午场的安可回忆，这

个沙龙的主人 apple 虽然“人很热情”，但由于沙龙缺乏“吸引人”的讨论

主题，后来便逐渐流于普通的聊天交友，结果慢慢地去的人就变少了。  

 

有意思的是，从闲和安可这两位沙龙最主要的创始人的回忆来看，似

乎从一开始，她们对于沙龙的理解与期待就是一个分歧与共识相互交

织的过程——闲始终明确地保有她想要做女同志的运动以及社区外的

公共倡导这样一个初衷：  

 

闲： 

沙龙是 11 月 21 号开的吧，04 年 11 月下旬，然后那个时候我很清楚

就是要做一个小组，因为有一个小组，有不断的人，这样就可以做更多

的事情，所以就不会说只做一个沙龙或者说一件事。因为像我刚才说

的，组织对我来说也只是一个形式，一个工具，我真正想做的是做一

些改变，可能是改变同性恋者自身——因为当时很多拉拉也会有各种

各样的问题，就比如还是会有身份认同问题、什么家庭压力问题种种

这些问题，就是拉拉自身还是需要相互帮助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拉拉之外的人群，就是对同性恋歧视也好、不理解也好的社会公众，

整个社会的态度，就这些是你需要改变的。  

 

而安可则更多的是希望在一个不同于酒吧的和商业的环境中做一个主

要以成熟拉拉为主体的聚会沙龙：  

 

安可： 

那时候就想做一个下午场。当时酒吧么，就有一些营业的酒吧嘛，都是

小孩啊，就很喧闹，很喧杂，一个娱乐性很强的这样一个地方。可是，

那时候闲从美国回来，然后见到闲，我们就觉得，可能，这样一个群体

很少能浮出水面，可是呢，那时已经认识【……】，她们有一个很强的

聚会的愿望，互相彼此交流，出于情感的原因，那酒吧确实不是很适合，

然后作为一个项目，那时候叫“成熟拉拉下午场”，然后大家把一些同志

议题、同志文化的东西，作为一个交流的平台，来，就是，能够释放一

些压抑的情感吧。  

其实我最初做沙龙真的没有什么想法，我的想法就是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平

台，大家有一个沟通、交流这样一个平台，这是我最初的一个想法。至于

其他的我没有想。……我到现在也没有其他的想法，哈哈（笑） 

 

访谈员： 

是不是你们俩（指闲和安可）对这个东西设想的形式是契合的？  

安可：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对，形式应该是契合的。至于形式的契合，就是说，

我需要这样一个平台，应该有这样一个平台，去帮助那么多的人，那她也



需要有这样一个平台，因为你要做——我个人想啊，也许她是做工作，因

为她知道国外的组织发展是一个什么样子，你必须要从社区开始做起。那

社区要怎么做？从这些简单的聚会啊，一些活动开始。那我觉得这方面她

应该比我很有经验，因为她看了很多么。至于我的话，我很简单，就是想

做这样一个平台。 

 

而或许追命后来的陈述能够把当时事情发生的脉络描绘得更为清晰一

些： 

 

追命： 

拉拉沙龙是 11 月 21 号第一天吧，还是 20 号呀？那个沙龙是她（指

闲）跟安可一起刚开始做的一个活动。因为刚开始你不认识人的时候，

你没法做小组呀，你都不认识人，都没有人，你一个人怎么做小组呀。

对所以做一个沙龙就可以认识好多社区的人。所以开始做的是社区活

动。不过安可也挺牛的，据说那会儿闲还在考虑怎么做，安可就给做了。

安可真是那种她说要做一个什么，她就给做了一个，挺快的，做事，就

那感觉。她就拉人过来就把这事儿给办了，可快了。  

 

就这样，2004 年 11 月 20 日的下午，由闲担任主要策划和主持人，

安可负责主要的联系、组织，另外像凌和兰妹等一些志愿者也积极参

与，第一场拉拉沙龙就在当时的枫吧做了起来。从此以后，沙龙就定在

了每周六的下午举行。根据安可等人的回忆和当时所留下的一些记录，

第一场拉拉沙龙的主要话题叫做“拉拉艺术创作”，同时邀请了著名的艺

术家石头、年轻的影像工作者铅笔以及一位名叫汉娜的国际友人作为



沙龙的嘉宾。此外，第一次沙龙还邀请了时任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的荣

维毅老师致开场词，同时还邀请了一些以前比较著名的女性主义者参

加。 

 

安可： 

（嘉宾）大部分是我和闲吧，我们两个联系的。主要就是说我们认识的

人。然后我们觉得，她们曾经支持过女同，以前不是九八年跟她们做了

一个同性文化节（注：指 98 年的全国女同大会）么，那时候我就了解

一些人，通过她们的口里面说到，那时候怎么怎么样。那这些人呢，她

们第一支持同志，第二呢，本身她们（有些）也是同志，我们希望她们

参加我们第一次沙龙。然后剩下那些人，那就是社区里面来的人。  

 

在这次沙龙活动中，汉娜主要介绍了美国舞台剧《阴道独白》及该剧在

上海的演出情况，石头介绍了当时由她主演、崔子恩执导的拉拉影片

《石头和那个娜娜》，铅笔则介绍了自己当时仍在剪辑中的有关拉拉的

一部纪录片的情况。另外闲还介绍了拉拉舞台剧《L 私语》的构想等。 

 



 

北京拉拉沙龙（来源：2006 年香港文汇报报道） 

 
 

如果对一个沙龙来说，邀请嘉宾和策划主题讨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情，那么另一件同样重要的事情则是保证足够数量的拉拉光临现场以

及恰当地接待她们。安可曾回忆说，沙龙的第一场、包括最初的几场都

来了很多新的人，但她们并不是“找到组织”的欣喜感觉，相反不少人实

际上是更多地带着迷惑、紧张、小心谨慎甚至说是充满矛盾和犹疑的

心情来到沙龙的： 

 

安可： 

第一次去的有五十多人么……实际上是都是拉。因为是第一次，没有什

么经验，大家比较秩序有点乱，聊天或者怎么样，互相怎么样，真正我

觉得当时那个话题没有做起来，也说得不是特别透。也可以的，因为你

没有什么经验嘛。因为是第一次，人也来的很杂，很多。……其实沙龙



有时候话题仅仅是一个方面，因为只有一个小时话题的时间。实际上更

多的时间是你需要跟来的人她们的一个沟通、交流。那这块儿的话呢，

对很多人是很需要的，因为很多人是第一次去一个陌生的场地，她并不

是来参加这个讨论的……她来看看。（所以）需要一个平台来交流，需

要有人来接待她……因为很多人都是很迷惑么，有很多时候在沙龙门口

转了好几圈她不敢进来。……（访谈员：就是你在沙龙遇到很多人，就

是来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她们对她们身份还是有纠结、有困惑的？）非

常非常。她们很紧张。来的时候很紧张。她们给你打电话，包括来了以

后，那种……有时候我想，我那时候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就是你谁

都不认识，你去一个酒吧，真的是，有时候你去一个同性恋酒吧，你就

跟做坏事似的。然后看看是不是有别人在看着你或者怎么样，你就是

非常充满矛盾，甚至是说充满担心、有的人甚至是恐惧，这样一种状

态。你来了一个新的地方，必须要对一些人，有些人要去跟她们非常、

很好的沟通，很好的接待她们，让她们能够放松。这个，我想这几年沙

龙有一些人她们能对这个认同的话，其实这点是很重要的。 

 

第一场以及接下来的几场沙龙，基本上办得比较成功，也正是在这些

基础上，沙龙逐渐形成了它最初的组织和讨论形式。从人员上看，主

要由闲负责议题策划和主持，由安可负责联系场地和组织协调，兰妹则

负责售卖 20 元一张的沙龙入场门票以及其他接待工作。还有不少志愿

者参与其间。此外，在第一场沙龙开过没两天，由凌搭建的沙龙网站也

做好了，它主要用来公布此后沙龙的每次活动信息。据安可和闲回忆，

除了沙龙网站之外，沙龙的活动信息也会在当时天涯的相关版面和一



些拉拉网站（如女人香等）以及许多 QQ 群上发布和传播。至于沙龙

的讨论形式，基本上最初的一年多时间都是先放映一部与拉拉或同志

题材相关的影片，然后由主持人与所邀请的嘉宾共同引领一段主题讨

论的时间，在此之后的时间，则供来沙龙的人们进行自由的讨论、交

流或者交友等活动。由于闲在沙龙的最初两、三年时间里一直担任沙

龙讨论议题的主要策划人，而她本人又比较感兴趣于同志文化等相关

的内容，因此安可回忆说，这类主题讨论还是吸引了当时的许多年轻大

学生的热情参与。此外，沙龙的早期也曾邀请过一些女性主义者到沙

龙进行讲座，但这种结合似乎并不太成功。  

 

安可： 

我跟她也还有一个基本的相像，就是想把女性主义的，中国女性主义的

这些人，把她们和这些东西、跟女同结合起来，然后呢通过这样的一个

结合，让女性主义来了解女同，因为中国女性主义者其实她们这些人是

跟拉拉是分开的，（但是）实际这个东西是不可以割裂的。……可是我

后来发现，很不实际。这个不实际是什么，就是说：第一，就是没有一

个公共的讨论空间来支持你（女性主义者）来讨论这样一个（女同）话

题的。她们也没有试图想把她的女性主义这方面的东西来跟这个结合。

因为没有这样一个大的气候的背景环境能够支持她们，或者（让）她

们能够看到一些支持的希望，所以她们没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愿望，或

者主动的精神去讨论关于女同问题。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我就认为，

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讨论过（拉拉的话题），脑袋还没想好，……（所以）

谈了几次就没有再谈了，谈也是基于社会性别和 TP 角色这些东西。 



 

当今天的我们尝试追寻着当年那些蛛丝马迹去想象和感受沙龙的时候，

也许我们的脑海中所浮现的是一个充满了文化或者说文艺气息的浪漫

场所。而实际上，“风雅”和“文化”也的确是安可和闲对于沙龙最初的设

想。 

 

安可： 

从最初的时候，说到话题这一块，我的特别特别理想的一个想法就是，

我希望这个沙龙可能就是，闲是从同志文化这个角度，我也是希望它

可能更风雅一点，更文化一点。当时我买了很多的书，放在这儿，会有

人来看什么的，那时候放过一些书。（访谈员：在枫吧？）对，她那有

个壁柜似的，壁柜可以打开放一些书。然后我还想放一些音乐，放一些

不管什么古典的、流行的，音乐在那放，刚开始的时候，就相当一段时

间。我觉得可能这样一个沙龙需要一些，我想请一些人来表演，这个

表演的话，可能是我想请一些独唱的演员来唱歌，请一个弹琵琶的、

扬琴的一个小孩，拉小提琴的。然后后来呢，因为这些人他们是需要费

用的，这块费用我也只能理解成售票，找人也是一个麻烦的过程，而且

有的人叫他们到酒吧做一个这样一个层面的表演，好多中国人她也不

太能接受。后来就慢慢的取消了。没有必要给她那么多钱做这个表演，

是不是大家需要，后来我觉的作用不是太好，就不再……（访谈员：刚

开始其实是有讨论、有表演、还有一个大家聊天的时间？）对，弄得挺

花哨的。后来想想可能成本耗费太高了，精力耗费太大。  

 



 
北京拉拉沙龙（来源：2006 年香港文汇报报道）  

 

根据闲的回忆，沙龙在一刚开始倒是吸引了一些拉拉，因为之前没有这

样的一个地方，许多人会怀着好奇的心态来看看。但是当沙龙举行了

有半年时间的时候，人数变得很少，以至于到 05 年的初夏时候由于人

少消费低沙龙从枫吧搬出来。追命对于第一次参加沙龙活动的回忆似

乎能够让我们在之前描述的浪漫风雅之后，也看到当时年轻的拉拉沙

龙在初级阶段中表现出来的随意与散乱，甚至显得有点迷茫、也有点

尴尬。 

 

追命： 

拉拉沙龙当天的活动是这样的。当天的活动是如何交女友。我的那个朋

友说，让我去听一下，告诉她如何交女友。……后来我就鼓了一下勇气，

去了一下拉拉沙龙。 

 

访谈员： 

这是你第一次去拉拉沙龙？  



追命： 

对。……然后结果，我去了沙龙，这太失败了：那天吧，就说是教你如

何交女友，我就问安可，如何交友？结果安可跟我说呀，要怎么着人家、

怎么着人家呀，很有——而且很不适合我。 

 

访谈员： 

为什么？ 

追命： 

因为她说，你要跟人聊天呀，你要跟人那个、去很好地照顾人家。我一

听，这我又不太会说话，然后，那个……她反正说了好几个方法，我觉

得都不太适合我。就是很不靠谱，我觉得。然后发现沙龙这个交友活动，

主要是安可说话太不靠谱了。  

 

访谈员： 

谁讲的？ 

追命： 

我不知道是谁讲，我去的时候安可是一直在那儿，闲还没在呢。我就是

问安可，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后来安可就开始跟我说呀。闲可晚才到

呢。 

 

访谈员： 

那个时候沙龙不是每次有一个主题，然后就有一个人来讲？ 

追命： 



好像那个我后来才知道，那个主题是四点以后才开始的。我当时是两

点，开始的时候就去了。因为我当时也不知道，第一次去。它开始是放

的片子，好像那次放的是《时时刻刻》？（笔者注：其实这里有一个记

忆误差，实际上那一次是 2004 年 12 月 18 日，放映的是《阴道独白》。）

像那会儿可文化了，就先放一个片子，片子都还可那个什么（指比较文

艺）了。 

 

其实，被大家看作是“沙龙女主人”的安可自己也承认，最初的沙龙只不

过是一个“非常非常初级的阶段”；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最初的那个

沙龙恰恰也是一个单纯的“集体”： 

 

安可：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发展，更多的是个人的东西，就是你的那种热情，

你的那种……啊，或者说一些很简单的东西，也许可能某种程度会感动

你周围的人，她们也会愿意为你做一件事情去不计任何报酬的、或者说

是去愿意花一部分时间，去给你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时候，

其实，沙龙……就是一个集体“热情”的这样一个成果吧——个人加集体。 

 



 

来源：北京女同志中心微博  

（北京女同志中心的前身即为北京拉拉沙龙）  

 

当拉拉沙龙的形式和风格在自身逐步的发展中确定下来之后，从 06 年

开始，沙龙逐步开始稳定的发展。沙龙的另一个主要的志愿者和议题

主持人，宝贝猫，就是在 06 年沙龙整体固定之后进入了拉拉沙龙。她

这样来形容她印象里面的沙龙女主人安可和她的沙龙。  

 

宝贝猫： 

安可这个人的风格，有一点点像英国的乡村主妇，很安静，很闲适，然

后有一点点文雅，但是不高深，不会让你觉得很沉重，应该是这样的一

种下午茶的一种风格。……（以前的沙龙是）那种很闲适、很宽松、居

家的那种感觉，……一种居家的感觉，就是虽然安可是在一个很开放的



空间里，但是很多人会觉得那个地方像是一个家庭一样，我来了、我走

了，我很轻松。……就是那种感觉，我来这，比如说，我来了以后我什

么话也不说，也不会有人理我。我约了朋友，我在这等。然后我不约朋

友来了，碰见 ‘哎，你也在这 ’等等。也许我来了以后，忽然想起你来，

给你打个电话，‘你今儿来不来，我就在哪呢’。对吧，这样的一种感觉。  

 

访谈员： 

那你觉得酒吧和沙龙做一下比较的话，觉得沙龙有什么特别的么？  

宝贝猫： 

清新一些。……而且我觉得，……人还是这样比较受环境影响吧。你总是

在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躲在一个小角落里，你还是觉得自己是少数，

觉得自己不是很阳光。但是你下午坐在一扇大玻璃窗前，坐在大庭广众

之下，这种感觉会好的多。我印象中就是说，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四十多岁的、尤其是有很多拉，实际上是有家庭的，这些人你让她们去

泡吧，她就觉得危险性很大，她可能更愿意在下午我逛商场，我在一个

商场里的这个环境里出没，即使我被人家看见，被人家问我干嘛来了，

难道我不能约个朋友说话么？所以她就应该说没有这方面的压力。感

觉上比较安全一些。大家都是在阳光下见面的人，感觉上比较安全一

些。 

 

时至 2004 年冬天，尽管沙龙只是在初级的阶段，但是几个月的积累

也让闲看到了开始做同志小组和组织同志活动的可能性。而必要性的

问题已经被华人性/别研究中心的经历解决了。 



闲： 

没有女同志，没有女同志组织，你知道吗，也找不出女同志的人去参加

这个大会（指 2004 年香港的华人同志大会）。当时我非常吃惊，因为

我知道之前的（北京）姐妹小组是非常活跃的。但姐妹小组之后，看起

来是一潭死水，就是在同志运动的角度。当然当时我的了解还是有限

的。其实姐妹小组后来还是有人做过努力，只不过整体上，当时女同志

运动在中国大陆的运动发展还是比较缓慢，也不是很顺利。……后来我

就想回来做同志运动这部分，我觉得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觉

得是往 NGO 这个方向发展的，就是当时那几年，就是 04 年，那个阶

段是个挺关键的阶段，是个机会，我觉得是潜力非常多的时机。女同

志这部分是比较空白的，我觉得只要是有些推动就能做出，很好的发

展。它对我来说也是挺挑战的，但当时我似乎觉得我回来要是做这方

面的事情，还是会有很大的、可为的空间，能做出很多东西来。对，所

以我就决定，就回来了。  

 
2010 年 11 月 北京拉拉沙龙六周年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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